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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年画似乎不再是人们记忆

中的模样。 无论农村还是城市， 逢年

过节张贴传统木版年画的人家越来越

少。 而人们在市场上见到的所谓年画

与传统年画相比也大多变了味。
“快时代让年画的制作越来越快。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绝大多数自称木版

彩绘的杨柳青年画都不是木版印制的，
而是丝网版、 胶版印制的， 彩绘颜料

不用植物染料染色的品色， 而用广告

色和国画颜料。 太多的人不去考虑年画

应有的艺术价值。 这样的年画印刷虽然

均匀， 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 天

津杨柳青年画百年老店 “义成永” 第八

代传人杨鹏感叹。 他告诉记者， 在全国

各地的传统年画中， 刻制木版都是相当

重要的环节。 将一块木板刻出细如发丝

的花纹， 这是非常耗费时间的过程， 需

要深厚的功力与踏实的态度。 熟练的刻

版师傅刻出的线条往往是苍劲有力的，
像是为人物刻出筋骨， 而手稍稍一抖，
这块板子就废了。 他举例自己和父亲刚

刚制作完成的五八尺大门神刻版就花了

半年的时间。 更为现实的尴尬是， 深谙

木版年画这门手艺的人青黄不接———即

便在他所处的 “义成永” 杨氏家族， 他

这一辈 12 个年轻人中， 也就剩他一人

还在从事年画技艺的传承， 只因这门手

艺太过枯燥乏味。 在杨鹏看来， 传承年

画技艺， 不能失去传统年画的气息和风

神。 每一幅杨柳青年画都应该是有情感

寄托和投入的， 一刀刀、 一笔笔带有手

作的温度， 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恐怕没法

做到。
年画真的脱水褪色成需要保护的

文化遗产， 只能被锁进历史的匣子里

了吗？ 对于年画的未来， 专家学者其

实并不悲观。

有人说， “‘年’ 毕竟是中华民族

挥之不去的情节， 全球华人对于团圆、
幸福、 美满生活的期望可以说在这一

刻达到了一个顶点。 年画作为 ‘年文

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总是人们喜闻乐见

的 。 只不过对于传统木版 年 画 而 言 ，
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风习的变

更， 功能性有所变化， 从春节的节令

必需品变成了礼品或是收藏品了。”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李明

洁教授向记者坦言， “也许我们只能说

最能代表年画水准的传统木版年画在部

分地区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中似乎不那么

流行了， 但年画的魅力不会消减。 它的

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
更是因为年画是中国人世俗生活史和观

念史的重要见证。” 在她看来， 春节是

中国人的伟大创造。 过年专有的风俗性

的事物与事项， 将岁时营造成极特殊的

时空。 年画与贴年画的习俗一起， 成为

举足轻重的生命印记和文化认同。 漫长

而纵向的历史变迁， 多元而横向的地域

背景， 独特而深刻的年俗底蕴， 代代民

间艺人朴素而卓越的创造， 造就了年画

这一极具民间立场的文化高峰。 民间传

说、 神话故事、 历史典故、 小说传奇、
吉祥图案、 花草虫鱼、 天地众神、 社会

风俗、 人生礼仪， 无所不包。 从世间万

物到天国想象， 年画和年俗， 与人们的

世俗生活乃至生活理想灿烂地融成一

体。 年画绝非可有可无的饰物， 它是老

百姓心灵最美好的依托与表达———而对

生活的美好愿望则永远是生命与文化生

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如今春节流行的

‘福’ 字、 金童玉女门贴等印刷品， 手

机里的年俗图案、 拜年表情， 又何尝不

是与时俱进又传承有序的年画变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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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百幅千般景，都在新年壁上逢
———看看年画里春节的这些喜庆样貌

本报记者 范昕

年来了！
曾几何时， 散发出喜庆、 质朴年味的， 总有门上、 墙上那

些恭恭敬敬、 妥妥帖帖粘好的年画， 年画里那些威风凛凛的门
神、 白白胖胖的小子、 生气盎然的春牛、 吉祥如意的鲤鱼……

如今， 现代生活改变了人们过年的方式， 许多年味十足的
年画走进博物馆、 美术馆等收藏机构。 最近于北京举办的 “杨
柳春风———中国美术馆藏杨柳青古版年画精品展”、 于沈阳举
办的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年画展、 于上海举办的 “年中有画画中
年———文墨堂藏年画精品展” 等， 成了人们寻访地道传统年画
的去处。

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的年画， 包蕴着民间精神， 是不该被
遗忘的艺术样式、 文化符号。

传统的春节该怎么过？ 新的一年家家户户朴素而真挚的心
愿又是什么？ 在从前逢年过节五彩斑斓的年画中全能找到。 它
们带着时光的纹理， 传承了岁月， 温暖了回忆。

一幅幅斑斓的年画， 将春节的热闹劲儿和盘托出， 也
满溢着老百姓素朴而真挚的新年愿望

时代在变， 年画里的门神也在变， 其间折射的是

老百姓心态之变。 起初， 门神最主要的功能是辟邪 。
渐渐地， 门神代表着一种欢迎性态度、 祈福性的心愿：
打开门， 将福气喜气迎进来。

年画本是适应欢庆春节需要的风

俗时令画 ， 常贴于门户 、 内 室 等 处 。
过年的千般风俗、 万种欢喜， 都在一

幅幅绚烂多姿的年画里。 画 面 满 溢 着

的 ， 更 有 老 百 姓 在 新 岁 来 临 之 际 对

生 活 兴 旺 与 生 命 活 跃 的 渴 望 ， 朴 素

而真挚 。
依照传统习俗， 春节的序幕， 从

头一年的腊月二十三就已拉开。 年画

里重要的灶王题材， 就和这一天分不

开。 腊月二十三， 家家户户都要 “送

灶王爷上天”， 又曰 “祭灶神”。
在民间， 灶王年画的样式多种多

样 ， 上面多半有一句 “上天 言 好 事 ，
下界保平安”， 道出灶王爷的职责。 这

位灶王爷， 可谓中国民间信仰最普遍

的神， 掌管着各家的灶火， 代表了人

生最基本的需要———吃。 传说， 灶王

爷每到腊月二十三， 便要到玉皇大帝

那儿禀报各家一年的善恶， 根据灶王

爷的说辞， 玉皇大帝再将这一家在新

的一年中应得的吉凶祸福之命运交于

灶王爷。
谁不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大帝面

前美言几句呢？ 这意味着一家人来年

的幸福安康。 人们时常能在灶王年画

上看到， 灶王爷的身旁还坐了一位灶

王奶奶 ， 这正是出于老百姓 “讨 好 ”
灶王爷的朴素心理———总希望神仙也

别孤独无依。 “祭灶神” 也早在民间

形成仪式———供上糖瓜一盘、 清茶一

碗， 点上蜡烛、 线香， 祈祷行礼， 把

过去一年的灶王年画从墙上郑重揭下

来焚烧以助其升天。
正儿八经张贴年画， 要赶在新年

来临以前。 除了将灶王年画贴上灶台，
人们最在意的便是将门神年画贴在门

上。 门是地位的象征， 是一家的面子。
年画的滥觞就是门神画。 肩负驱邪纳

福重任的门神， 千百年来都是年画最

为重要的题材。
在各地的年画中， 门神形象五花

八门。 在对开的大门上， 人们常常贴

上 “双门神”。 其中， 秦琼和尉迟恭是

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对门神。 此二位隋

唐英雄相传给称帝之后的唐太宗李世

民把守宫门有功 ， 在明代 《搜 神 记 》
《西游记》 等小说中已转型为 “门神”。
《封神演义》 中的 “哼哈二将” 则是另

一对著名的门神， 常常守卫佛寺。 此

外， 燃灯道人与赵公明、 杨宗保与穆

桂英、 岳飞与温琼、 孙膑与庞涓、 程

咬金与罗成等历史上或传说中武艺高

强者都曾被不同地域的人们凑成对左

右把门。 “单门神” 则往往出现在单

扇的大门上。 出镜率最高的要数关公、
钟馗。

饶有意味的是， 时代在变， 年画

里的门神也在变， 其间折射的是老百

姓社会心态之变。 起初， 门神几乎无

一例外是武门神。 他们手持兵刃， 身

穿盔甲， 将种种不吉挡在门外， 最主

要的功能是防卫、 辟邪。 渐渐地， 文

门神、 童子门神出现了。 他们端庄喜

庆、 和颜悦色， 代表着一种欢迎性的

态度： 打开门， 让新事物进来， 让福

气 喜 气 进 来 。 其 实 ， 谁 当 门 神 不 重

要， 重要的是老百姓真挚祈求平安的

心愿。
除夕一过， 迎财神是人们盼望着

的祈福活动 。 在祈求生财的 年 画 中 ，
人们除了看到诸如关公、 赵公明、 比

干、 范蠡、 招财童子、 利市仙官、 刘

海等形形色色的单个财神形象， 还常

常看到浩浩荡荡、 好不壮观的各路财

神 “团拜”， 或手捧聚宝盆， 或背倚摇

钱树， 或身骑宝马， 或钓起金蟾———
就连道具都颇具生财的象征意味。 人

们愿意将想象力与创造力花在祈愿致

富这件事上。 他们求的 “财”， 其实未

必 是 大 富 大 贵 ， 但 一 定 是 把 日 子 过

好———老百姓的梦往往实实在在。
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赏花灯、 猜

灯谜的习俗将春节喜庆气氛再次推向

高潮。 不少年画专供元宵灯节做灯笼

之用， 一画就是四联， 方灯笼一面贴

一联， 有的还会依照内容配上各种谜

语。 《封神演义》 《三国演义》 《西

游记》 《水浒传》 《打金枝》 《杨家

将》 《白蛇传》 《施公案》 等戏文故

事， 都是灯面常见的图案。 灯谜内容

则包括四书五经、 诗词歌赋、 日常用

品、 地理名称等。
很多年画甚至直接表现的就是逢

年过节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 贴春

联、 包饺子、 吃年夜饭、 迎财神、 踩

高跷 、 舞龙舞狮 、 划旱船 、 看 花 灯 、
猜灯谜……人们记忆里那些熟悉的年

俗活动， 年画里都能找到。 它们以饱

满的构图、 艳丽的色彩、 流畅的线条、
浓郁的民俗气息， 把年的热闹劲儿和

盘托出。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的

一幅 “义成永 ” 创作于 1920 至 1930
年代的天津杨柳青年画 《新正初二 迎

接财神》 就是这类年画的代表， 俨然

一幅有着繁复场景的世俗风情画， 总

共出现了男女老幼近 20 个人物： 左边

的房间里， 老妇人倚着条几， 看着三

个孩子在身旁嬉戏玩耍； 右边的房间

里， 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包起了饺子，
有人擀着面皮， 有人调着馅料； 院子

中间， 年长的男主人正在举行迎接财

神的祭祀活动 ； 大门一侧的 锅 台 上 ，
一位年轻女子正在蒸几笼馒头； 门外，
小男孩提着灯笼跑跑跳跳； 远处， 有

位男子挑着两桶水走来， 寓意 “进财

进水” ……一家人热火朝天、 其乐融

融的年节气氛跃然纸上。

年画的魅力不会消减， 那是中国文化的基因

如今春节流行的 “福” 字、 金童玉女门贴等印刷

品， 手机里的年俗图案、 拜年表情， 又何尝不是传承

有序的年画变体呢？

细腻端庄的杨柳青年画
杨柳青年画被誉为 “年画翘楚”。 这也是第一种进入宫廷的年画。
明清时期， 杨柳青地处漕运枢纽， 交通发达， 市肆纵横， 风景如画， 有北

方 “小苏杭” 之称， 这里的年画正是在殷盛的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 富人过

年， 对于年画精美奢华的追求不断助推着杨柳青年画在精细化程度上的登峰造

极。 由于毗邻京城， 杨柳青年画甚至沾染了些许宫廷气， 尤显端庄。 即便绘的

是平素里面目狰狞的钟馗， 乍一看可能觉得很凶， 细看却又流露出几分慈祥。
“半印半画” 是杨柳青年画特殊的制作方法， 即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 然

后用墨印在纸上， 套过两三次单色版后， 再以彩笔填绘， 勾、 刻、 刷、 画、 裱等

纯手工制作。 其制作既有版画的刀法木味， 又有绘画的笔触色调。

清新雅致的桃花坞年画
年画中的 “婉约派”， 要数桃花坞年画， 无论题材上还是风格， 都偏重于清

新雅致。
明清时期， 苏州富甲天下， 文风昌盛， 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审美趣味统

统反映在了当地的桃花坞年画中： 不是文人的 “大雅 ”， 也不是市井的 “大

俗”， 而是 “雅俗共赏”， 显现出市民意识与城市文化。 题材上， 偏重城市习俗

风景， 刻画热闹的贸易集市， 穿插着人们的种种活动， 像是一卷卷鲜活直观

的历史画轴。 艺术上， 非常接近传统绘画， 风格雅致， 不少画面有诗句题咏，
在早期画面的经营上甚至看得出宋代院体画、 明代界画和文人画的痕迹。 印刷

兼用着色和彩套版， 构图对称、 丰满， 色彩绚丽， 常以紫红色为主调表现欢乐

气氛， 刻工、 色彩和造型具有精细秀雅的江南民间艺术风格。

粗犷朴实的杨家埠年画
山东潍坊杨家埠一带， 年画的风格与当地人多以耕种为业的生活习性无不关

联。 当地年画中显著的题材便是耕织， 画风则是粗犷朴实， 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

息， 形成与文人画风格迥异的艺术形式和特色， 颇能代表北方农民豪爽粗犷的性格。
杨家埠年画通常线条简练流畅， 色彩鲜艳， 对比强烈， 构图饱满， 造型夸

张， 且多以象征、 寓意、 谐音等手法来表达画艺。

泼辣天真的绵竹年画
桃红、 佛青、 猩红、 草绿……绵竹年画无拘无束使用着尽可能艳丽的颜

色， 充满生机和活力。 线条往往富于强烈的节奏感。 而夸张、 变形、 富于象征

意味的造型， 更是体现出巴蜀人民乐观向上、 诙谐活泼的风尚。
“填水脚” 是绵竹年画里最具特色的画法， 指寥寥几笔大写意。 每到岁末， 艺

匠们为作坊老板做完年终活计， 利用收拾画案的残纸余色， 急忙绘制几对门神， 赶往

夜市出售赚点外快。 如此 “填水脚” 不受约束， 凭真功夫一气呵成， 反而成就珍品。

不同地域的年画，
有着不同的生活表情与文化个性

① 桃 花 坞 年 画

《岁朝图》，晚清，苏州

美术馆藏。岁朝，指的

是一年之始， 也即农

历正月初一。 民间欢

庆新年的热闹氛围全

在这幅画中。
②③桃花坞年画

《秦琼 》《尉迟恭 》，晚

清，苏州美术馆藏。秦

琼和尉迟恭可谓中国

传统年画中最为常见

的一对门神，肩负着为

百姓驱邪纳福的重任。
此二人虽为武门神，均
手持兵刃，桃花坞年画

特有的紫红色主调却

让他们看上去颇有喜

庆祥和的味道。
④ 桃 花 坞 年 画

《福字图》，清代，刘大

卫藏。春节贴“福”字，
是民间由来已久的风

俗。这幅福字图上绘梅

竹石岁寒三友，中绘刘

海戏金蟾、 和合二仙、
天官赐福、财神、麒麟

送子、 状元及第的图

案， 并以牡丹花卉饰

底，象征福寿康宁。
（本版图片均由

收藏方提供）

①
② ③
④

杨柳青年画《暖香坞雅制春灯谜》，清嘉庆，中国美术馆藏 杨柳青年画《连生贵子》，清康熙，中国美术馆藏


